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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铸新时代文艺审美精神重铸新时代文艺审美精神
□□赵奎英赵奎英

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全面开启了新

征程，中国文艺创作也进入了新时代。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

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的发

展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

关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新时代

也应有新时代的文艺。立足于当今的

时代条件和现实问题，创作出无愧于

时代的伟大作品，重铸新时代的文艺

审美精神，是时代交给我们艺术家的

伟大使命。

生活理想与生活审美精神

新时代的文艺审美精神首先应该

是一种生活审美精神，亦即一种植根于

生活并指向人民的美好生活的文艺审

美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艺术家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又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也

表现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对

人民美好生活的满足不仅要靠物质生

产来实现，也要靠文化生产来实现。新

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创造美好生活、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方面无疑应该

做出重要的贡献。

但我们发现，当今时代的有些文艺

作品却并不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

它好像既不是来源于生活，也不是为了

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创造出来的。有西

方艺术理论家曾指出：所谓“今日艺术”

就是追问“什么是艺术”的艺术，就是探

讨追问艺术概念本身的艺术。这种看

法听起来有些极端，但的确提示出了包

括中国当代艺术在内的今日艺术的一

个重要特征。一些当代艺术作品似乎

压根儿就不关心艺术与现实、艺术与生

活、艺术与人的关系，它们关心的似乎

只是艺术与艺术自身的关系。法国哲

学家巴尔特也曾提出“写作不及物”的

理论，并从根本上否定存在着现实主义

的作品。这种文学观、写作观同样也在

中国当代文学界得到某种呼应。这种

倡导为写作而写作、为艺术而艺术，让

文学艺术成为指向自身、追问自身的纯

粹活动的做法，作为对那种让文艺完全

沦为外部工具而失却了自身存在的反

拨，并非没有合理的价值，但当文艺完

全斩断与生活、与人的联系，成为只关

心自身的“反身代词”时，它就成了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迟早是要走向枯竭死

亡的。事实证明，古今中外的文艺都不

可能只为它自身活着。英国著名艺术

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曾经

说：牡蛎要制造一颗完美的珍珠，需要

一些物料，需要一颗砂粒或一块小东

西，以便围绕着它形成珍珠。没有那样

一个坚硬的核心，就可能长出一团不成

形状的东西。艺术家如果要把他的形

式感和色彩感结晶成完美的作品，也需

要那样一个坚硬的核心，而这个坚硬的

核心，就是社会赋予艺术家的“一桩明

确的任务”。如果人们都只注意艺术家

怎样把绘画或雕塑发展成为一种美好

的艺术，竟至忘记给予艺术家较为明确

的任务，艺术的发展就到了一个命运攸

关的重大时刻。艺术很可能就会堕入

灰涩的无目标的探索。

因此，新时代的文艺在经历了对自

身足够时间的探索之后，应该重建与生

活的联系，关心社会提出的重大任务和

重大问题，让文艺审美不仅仅是对文艺

作品自身形式的审美，或不仅仅是对文

艺概念自身的探索，它也应该把我们带

向波澜壮阔纷纭复杂的生活和存在领

域，激发我们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思考和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创造。文艺审美

精神应该包含和灌注对存在的追问和

对生活的理想。

宇宙境界与生态审美精神

新时代的文艺审美精神也应是一

种生态审美精神。关心人民的美好生活

的文艺，理应关心生态问题。我们知道，

自然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

生活的精神家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

根本的生存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人

与自我的关系都是在这一关系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但严重的生态危机已经

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根基。因此，植根于

生活并指向人民美好生活的文艺审美，

必须具有一种生态审美的精神，才能真

正有利于人类的诗意美好生存。

继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

十八大、十九大更坚定、更系统地论述

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并且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由此可以看出，生态文明

已是中华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发

展方向。生态生活的观念也必将日益

深入人心，这也为人们的审美生活与生

态生活的结合提供了可能。生态审美

观不仅要渗透到日常生活审美之中，而

且应该贯穿审美活动的所有领域。无

论是自然环境审美、日常生活审美、科

学技术审美，还是文学艺术审美，都应

以生态审美观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指

向。生态审美观因此也可以视作指导

新时代文艺审美精神重铸的内在精神

原则。

当今时代也被称作“后人类时

代”。“后人类时代”，不只是说由于高科

技的发展所导致的“人工智能”时代的

来临，而且它还标志着一种“去人类中

心主义”的生态思维方式，一种“接合各

种独特宇宙与罕见的生命形式”的共在

能力，一种包容差异，能对包含人类但

又不限于人类的所有存在者表现出更

高尊重的伦理态度。西方以往的美学、

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都习惯于从人类

自身出发思考一切问题，中国现当代

文艺、文艺理论由于受到西方哲学文

化的影响，也表现出某种“人类中心主

义”的特征，因此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和

文艺理论都应该进行全面的生态化重

塑，使之具有一种宇宙天地境界和生态

审美精神。

庄子《齐物论》中有：“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冯友兰先生也曾

经把人生境界分成四个层次：自然境

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宇宙或天地

境界。“天地境界”或“宇宙境界”不是

不讲道德，它只是扩展了道德关怀的

范围，让一个人尽可能地超越人类中

心主义的立场，达到一个更大的宇宙

整体，让人类不仅仅为人类社会的利

益做事，而且要为一个更大整体的利

益，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冯

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种关怀整个

宇宙的境界是一种最高的境界，这种

关怀整个宇宙的道德是一种最大的道

德，这种道德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

“生态伦理”。文艺的生态审美精神也

即建立在生态伦理基础上、具有天地

或宇宙境界的文艺审美精神。这意味

着新时代文艺需要调整自己的思路，

艺术家需要自觉地追求审美精神的生

态化，并把这种生态精神浸入文艺创

作之中。可喜的是，在实现审美精神

生态化和弘扬生态审美方面，一些诗

人、作家、艺术家早已开始了脚踏实地

的行动。

天下胸怀与共同体审美精神

新时代的文艺审美精神还应是一

种胸怀天下的人类共同体审美精神，

或称“共同体审美精神”。中国文化自

古以来一直在构建和发展自己全方位

的“天下观”，“乾坤”、“万国”、“四海之

内”等词语，都具有哲学的、政治的、空

间地理或境界意义上的“天下”含义。

在日常交流中，“天下”通常指高于国

家的人类普遍存在和普遍利益。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的天下观时

强时弱，这往往与国家政治、经济的盛

衰强弱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

国家是国人与天下之间的一个中介，

代表了一种力量和利益的边界，国力

强盛，利益外溢，国人就会形成积极的

开放型天下观，反之就会形成保守的

内敛型天下观，正如孟子所言“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虚弱的个体、

民族和国家无法铸就一种雄壮的天下

精神。中国文艺自《诗经》提出“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之说起，就始终在以

不同方式呼应着地理、政治、哲学、境

界等各个维度上的天下观，这使得中

国文艺能够拥有一种大视野、大胸怀，

造就了那种虽有高低强弱却绵延不绝

的“天下话语”和“天下精神”。

近代以来，由于国力衰弱，受尽欺

凌，中国文艺的天下观总体上呈保守

的内敛型，每当述及天下，首先是着眼

于中华民族如何自立，如何抵御外侮。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人民在政治上

站起来了，但国家利益依然是以内生

性为主，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呈收缩和

防御姿态。文艺方面虽然创作了一些

讴歌国际主义的文艺作品，但数量很

少，题材范围较窄，所表现的国际主义

精神是基于国际支持和国际援助的共

同斗争精神，是国内阶级斗争精神的

延伸，带有意识形态的半封闭性。20

世纪 80年代，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

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中国以平等的方式

融入世界，中国人的天下观变得积极

活跃起来，在对外经济交往的同时开

始关注、思考大洋彼岸的生活方式和

价值观。这种由内敛型向开放型转变

的天下观，由在境外拍摄的造成轰动

效应的一些影视剧作品表现出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和科

学技术的巨大进步造就了伟大的中国

力量，这种力量在意识形态层面激荡

出一种大国担当精神。大国担当精神

首先表现为党和政府对中国经济繁

荣、人民幸福的高度责任感。近年来，

一些纪实性文艺作品以基于这种理念

的创作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扬。如电

视纪录片《大国工匠》《超级工程》等，

它们气度恢弘，以精美的画面向世界

展现了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与所取得的科技成就，显示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所创

造的中国发展模式的魅力。另一方

面，大国担当精神的核心表现是积极

的开放型天下观，是与世界各国人民

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十九大报告再次提

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

题。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

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

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

秩序”。并且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

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综观报告相关内容可

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了

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共同利益、生态

体系、国际新秩序等要义，这一理念的

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中国国家

利益和人类命运、全球发展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把中国古代的开放型天下观、

当代生态文明观转化为一种新时代的

大国担当精神与发展智慧。新时代文

艺需要充分吸收这种精神和运用这种

智慧，超越狭隘的孤立封闭的利益观和

发展观，把个体、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

展与人类的发展作为一个共同体来看

待，铸造一种具备新时代宏大视野的、

积极开放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

同体审美精神。

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常的世界。周遭无非寻常之物。似乎

这是一个诗意寥寥的生活时空。那么，到哪里去寻找诗意呢？

宗白华有一首诗：“啊，诗从何处寻？——/在细雨下，/点

碎落花声！/在微风里，/（载）来流水音！/在蓝空天末，/摇摇

欲坠的孤星！”（宗白华《诗·一》）（《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

35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这首1922年发表的诗

作，对“诗从何处寻”的问题，以诗人的方式做了回答。他的答

案在“细雨”“微风”“蓝空”“孤星”等事物中。这些事物都是寻

常之物，是不需要去远方就能获得的寻常之物，但也正是在

这些寻常之物中蕴含着诗。可见，诗出平常。

一

平常生活、平常事物其实往往并不平常，在平常生活、平

常事物中也往往蕴含着不平常。只是因为时光的磨砺、感觉

的钝化，人们对这些平常的东西往往习焉不察、视而不见了。

但在诗人看来，生活中的每一事物都是独特的，正如有人说

过的，一棵树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独特，就是独一无

二，不可复制，不可重复。因为独一无二，所以值得珍惜、关

注；而当你珍惜、关注它的时候，你就很可能发现它的独一无

二。这也就几近诗意了。诗人以其“多愁善感”，以其超常的敏

感，能够从看起来平常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常之处；并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顿时

使寻常之物显示出新颖、奇异的光彩。冯至这样说里尔克：“他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

宙间的万物”，“一件件事物在他周围都像刚刚从上帝手里作成”。里尔克自己也说：

“对于每个我们真实观看的物体，我们不是第一个人吗？”（参见叶朗《灵魂的在场》，

载四月《四月的沉醉》，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诗人用新奇、关爱的眼睛看世界，世

界上的事物就无不充满诗意的光辉。王国维说：“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

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特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

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

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人间词话》）那些能入诗人法眼

的寻常事物和日常瞬间，无疑是幸运的，它们化为诗中情景交融的意象，成为永恒。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清代诗人袁枚这首《苔》

诗因为“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山村教师梁俊和他的学生的吟唱而广为传诵。一种卑

微而寻常的生命，被诗人的诗心所照亮，穿越200多年而仍能感动世人，这看起来

有些奇妙，其实是文学艺术中的一个寻常现象：那些经典之作，哪一个不是千年之

后仍能直击人心、温暖人心的呢！

二

人既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存在，也被日常生活所环绕。因为实际的接触和真切的

感受，因为受到现实有限事物的束缚，因为愿望总是走在生活的前面，所以，日常生

活往往是存在诸多缺憾的、往往是令人不满的。与现实的生活比起来，远方总是美

的、总是充满诗意的。于是，有了对远方的向往。孔子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连从远方来的朋友都是那么令人快乐！到远方去，去寻找一种新的生活、一种诗意

的生活。这当然是诗心的一种自觉，是对庸常的一种厌烦与逃离。但何处是远方呢？

实际情况更可能是，远方并非“远方”。一些人不停地追逐着远方，几近流浪，似乎远

方永远在远方，远方永远在路上。

好在还有另一种到达远方的路径。《世说新语》中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

（《世说新语·任诞》）；王荟说，“酒正自引人着胜地”（出处同上）。这里，酒使人“自

远”、使人“着胜地”，也就是不用出门却能使人到达远方，一种精神的远方。陶渊明

所说的“心远地自偏”，也就是从日常生活中超越出来，达到一种高远的精神境界。

能从平常生活中发现新意、发现诗意，就是“自远”，就是“心远”。这是对平常、日常

的超越，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兴”。人们更喜欢称这种状态为“闲”。清代李渔说：

“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在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闲

情偶寄》）可见，“闲”作为一种心灵对生活的超越状态、对世界的开放状态，能够发

现平常生活中的诗意，化寻常之物为诗中意象。有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

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在这里，诗人发现，辛辛苦苦走了那

么多的路，原来，自己所要寻找的美竟然不在远方，就在身边！这大约就是所谓“会

心处不必在远”。

三

寻常之物最能打动诗人的、最能吸引诗人的是什么呢？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

可观。”具有生意、生气、生趣、生命的东西，是与人具有相同属性的东西，也是与人

最有关联、最能相通的地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等等诗作，所揭示、所呈现的也就是这种生命之间的息

息相关、休戚与共。人们常常感慨道：“世界那么大，遇到你容易吗？”在这里，“我”与

“你”的遇合确实是不容易，充满了偶然性因素，是一系列的偶然性因素才促成了

“我”与“你”的相遇，在这一系列的偶然性因素中缺少了任何一个因素，“我”就不可

能遇到“你”，“你”也就不可能遇到“我”。所以，“我”遇到“你”或“你”遇到“我”，属于

小概率事件。因为难得，因为好像是上天的某种有意安排，一个偶然的遇合便有了

特别的意味。这个特别的意味，便是两个生命个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种偶然的

遇合，又似乎是对必然性的一种超越，是对冷硬的物理法则的一种挣脱，给人带来

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世上之物也因为这种生命的息息相关、休戚与共而构成一个

生命共同体，也即所谓“万物一体”。这种生命性、生命体之间的关联，往往成为寻常

之物中诗人最为关注的方面，这也是最能动人的地方。基于人心相通的事实，我们

可以说，与诗人相通的地方，也往往能与读者相通；打动诗人的地方，也往往能打动

读者。

张世英先生认为“万物一体”之美是最高层次的美，并赋予这种美以神圣性。叶

朗先生也十分赞赏这种“万物一体”之美，并认为这种美呈现出存在的终极意义。

“万物一体”之美不必去远方寻找；从平常、从日常、从生活、从现实中就能体悟、体

味到“万物一体”之美。叶朗先生这样评论诗人四月的诗集《四月的沉醉》：“四月的

沉醉，是美的沉醉，是爱的沉醉，是沐浴在万物一体的阳光之下，体验它的无限意味

和情趣，本真的存在伫立于色香声味的‘现在’，时间停止了，所有的意义在这一刻

显现。//四月的沉醉，是生命的沉醉，是生命与存在相遇时灵魂的在场，存在的终极

意义被心灵照亮。”（叶朗《灵魂的在场》，载四月《四月的沉醉》，译林出版社2018年

版）叶朗先生的这段话说的是《四月的沉醉》，但对那些直击人心的诗、那些感人至

深的诗，也当可作如是观。

中国新诗在这片雄鸡状的国土上

生长、发育了 100年。100年，经风历

雨，寒来暑往，这棵大树何等巍峨。但

仍有枝杈歪斜，有不尽人意之处。

当我们返身来路，评说这片诗歌

的原野时，优劣成败，自由分说。不过

有一点，诗歌固有的舒朗、平实的品质

是始终坚守的，这种天然本真的素质，

一直伴随诗歌一同成长。正言之，由于

舒朗、平实，诗歌才扎根于民，传唱流

芳，这片森林才愈发葱笼茂盛。

诗人是大地的歌者。诗人行走天

然四季，身历春夏秋冬，人生百态，尽

在心中。诗人歌赞友善爱情，抨击邪恶

丑陋，指认光明与黑暗。诗人用鲜活清

丽、富有哲理的诗句为人们输送温馨

和幸福。诗人生活在底层，潜心打捞生

活的智慧，以简洁明快的语言为人们

打上记忆的烙印。

罗丕智诗集《天涯放歌》（大地出

版社2017年版）悉数读来，感到一股生

活的气息扑面而来。他经年历月地生

活着，以乐观的心态、舒朗欢快的笔

调，捕捉或归纳，集心志为诗行，吐纳

世间风流。因之，阳光、乐观、向上，歌

盛世，慷未来，有许多锦秀华章。美好

的现实让他充目盈耳，以至有许多心

事说不出口，“而我心事纵横，用大海

的一千个深度不够，用大地的一百个

高度还是不够。一支孤独的笔，痴望着

我，倚坐无眠的窗口。”岁月给他留下

了切肤的体验，“岁月是一把剪刀，把

人剪成两段，一段是抒情，一段是叙

事。”他读鲁迅，“我没有您的硬骨头，

所以我敬仰您的硬骨头。我没有您深

邃的思想，所以我祟拜您的头颅。”他

渴望爱情，“今夜注定我只能，用泪水

泡着你的名字，唱着一首古老的恋

歌。”他痛恨战争，“这些不屈的亡灵，

紧紧地挨在一起，强烈地警示着，罪恶

与善良，战争与和平。”

罗丕智的诗，若把它们放在诗坛

上称重，当属这种“平实无华”品质的

继承者。他整体的诗歌向度，应是主流

叙事，在语言风格上追求舒朗、平实、

言之有物。在意象意境上追求完美、生

动。他在《天涯放歌》这本诗集里，收录

的除新诗之外，还有散文诗、旧体诗。

诗体不同，但都秉承了一种诗歌精神，

舒朗、平实。他的诗新诗和散文诗很少

有吊诡、晦暗、艰涩、朦胧，呈现的是常

规的体式，素常的语境。但却平中见

奇、俗中有雅、旧中创新。

当然，不是说作者故意，而是诗人

素日的养成。我们返身当今诗坛，那些

无病呻吟、扭捏作态玩弄语言技巧者

满目皆是。华而不实的结果给我们唯

一留下的记忆是“美丽的泡影”，是靠

不住的。

有批评家在谈到诗歌写作的境界

时曾说：“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恰恰点中了罗丕智的诗歌本质。他情动

于衷，发于笔端为声，不造作，不矫情，

一一道来，偶有警言妙语点缀其中，诗

意豁然开朗，不能不说是他的内功。

目前，诗歌创作中有一种不好的

现象。由于经济的繁荣，物欲横流，导

致人心浮躁，尢其是互联网的侵入，为

我们开启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同时也

搅乱了我们的正常思维。有的诗人不

自觉地被俘虏，丢掉了诗歌的严肃性，

投入掠奇写作，五花八门，标新立异。

还有一大批诗人把个人化写作降格为

小情小调的抒发，将诗异化为承载隐

秘情感的噐皿，而将关乎民族命运、能

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搁

置起来。因而，我们的诗歌不能为转型

期的国民提供灵魂诉求的食粮，不能

为时代提供必要的精神向度。这是诗

人的悲哀。

雪莱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

诗人要面对世界说话，面对大众说话，

说真话，说中听的话。诗人的话是千锤

百炼后的“镭”和“虹”，是大众能融会

贯通的话，而不是胡言乱语。这就决定

了诗人高尚、神圣的地位。

话又说回来，掠奇易，平实难。因

为这两个概念来自两个不同的思想母

体，掠奇是空洞的，没有根基的“雾

态”，而平实则有雄厚的生活土壤。罗

丕智的诗可贵之处就在于此。当我们

耐心地一一读完时，自然就沉醉于他

的平实无华、舒朗清爽的诗风之中了。

汉代大诗家董仲舒说：“诗无达

诂”。是说对一首诗的理解各异，没有

一个统一的规范。那么，引伸开来，写

诗自古就没有统一的技法，李白的浪

漫、杜甫的写实、白居易的平易、李清

照的委婉，各有其高妙。最后评判高低

的标准，是诗的内核驱动力，是否打动

了心境，是否至真至善至美。由此，我

们肯定平实无华的诗歌品质，它依然

值得坚守！

平实是一种坚守平实是一种坚守
————罗丕智罗丕智《《天涯放歌天涯放歌》》感言感言 □□峭峭 岩岩


